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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举办烹饪培训，邀请了安康职
业技术学院资深教员毛朝军，我陪同并
参加开班仪式。 下车后，毛老师似乎忘
了正事，兴致勃勃逛集镇。我急了，虽说
他是烹饪工艺与营养教研室主任、安康
市烹饪餐饮行业协会会长、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专家， 但培训要现场演示，
农民讲实效， 可不管那些头衔和光环。
毛老师看出我的担忧， 大不咧咧一摆
手：“放一百二十个心！ ”

九点整， 见毛老师在培训现场，我
松了口气。看能坐二百人的教室只坐了
不到一百人， 我的心又提到嗓子眼儿
上，农民培训不好组织，往往是开始来
得多，稍不如愿就溜号。

轮到毛老师讲话了，他右手扶扶话
筒， 普通话直入主题：“赵本山师傅说，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 ’我
就是伙夫！常言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 在第三届全国名厨比赛中，我用
你们县的绞股蓝制作的绞股蓝汆鱼丸
获得金奖，衷心感谢平利人民！”说着站
起深深鞠躬，掌声顿时响起。

“今天先教大家三道菜， 既不是你
们传统的洋芋粑粑炒腊肉，也不是什么
高档酒店的山珍海味。 我今天教的，原
材料都是在你们集市上刚买的，常见实
用，包教包会。 ”他停顿一下环视会场，
站起宣布：“第一道菜蜈蚣黄瓜，第二道
崩山豆腐，第三道清蒸鲈鱼。 ”

“蜈蚣黄瓜，有的人已经明白了，就
是把黄瓜做成蜈蚣的样子，我们要做得
既形似又神似。 ”写文章、画画讲究神
似，做菜能形似就不错了，还神似？我心
里嘀咕，倒要看看怎么个神似。

“把刀持平，轻轻、慢慢削平黄瓜上
身和下身。”他说的所谓上身、下身就是
平放着的黄瓜朝上一面和挨着案板的
一面。

“也可以说是正面和反面， 还可以
说成腹部和背部、胸部和臀部。”他故意
板着脸补充， 感觉他已把黄瓜视作少
女。 “要轻轻地削， 削深了肉露出来不
好，似露非露最诱人。 ”

“注意看我的切菜动作， 一般人切
菜手指用力，我是手腕用力，刀尖上下
动，像鸡啄食，这样切菜省力、速度快。
一个大厨每天要切很多菜，保存体力和
提高速度很重要，所以，我们也要做一
个有手腕的人，但是，可不能耍手腕害
人。 ”“手腕”一词，在他嘴里本意、寓意
都出来了。

他让一位学员试刀工，要求 “似断
非断”， 结果学员切的黄瓜， 一提就断
了，大家哄堂大笑，羞得小伙直挠脖子。

“刀工是基础，像文化人，字都写不
好，教什么书？ 更像农民，地都没锄好，
还指望长出好庄稼？想得美！”他嘴里不
停地说，手也没停，分几次将学员切的
“蜈蚣”摆进菜盘，大概觉得和他切的不
搭调，想把学员切的拿出来又怕伤人家
脸，短暂犹豫后，还是留下。他幽默自嘲
的解释又把大家逗乐了：“一个风烛残
年的老蜈蚣领了两个貌美如花的小蜈
蚣。 ”

毛老师把调味汁淋在黄瓜上面后，
学员们一窝蜂凑过来， 你一筷他一筷，
倒把我挤到一边了。

“有的人为了使黄瓜更像蜈蚣，给
它摆上许多小腿， 这就画蛇添足了，太
逼真反倒不好，似像非像就是‘神似’。”

原本计划看一道菜的，望望另俩同
事，他们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正专心
致志期待“崩山豆腐”闪亮登场呢。

“这道菜是我在汶川大地震当志愿
者时发明的，一般人我不教，‘二班’的，
我教。”调皮话逗得大家又是一阵笑，我
顺势看看周围，天哪！光顾瞅毛老师，一

盘菜功夫，竟围来这么多人，水泄不通，
有的学员手捧笔记本在空中或垫在别
人背上快速记录，生怕漏掉细节，那虔
诚、渴望的神态，全然没了开始不当一
回事的涣散。

“条件有限，没有刀怎么办？ 对！ 我
们有一双勤劳的手，什么困难也难不倒
聪明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自问自答，既
像地摊推销家传秘方的江湖人，更像一
位战前动员的指挥官。

“羊肉泡馍，吃过吗？ 没有刀，我们
就像掰馍一样掰豆腐。 ”感情‘崩山豆
腐’是这样，我们恍然大悟，为这新颖菜
名叫好。

“豆腐是白的，葱叶是绿的，两种色
叫 ‘一清二白’， 我们做人做事都应这
样。 大餐，讲究色香味，花生是金黄色
的，红椒是鲜艳艳的，豆瓣酱是褐色的，
好了，颜色再多就俗了。 ”

“现在可以品尝了。 ” 他把筷子举
起，递给最前面的学员，人家刚伸手接，
他又将手缩回：“等会儿，心急吃不了热
豆腐。 ”大家又是一阵笑。

“现在教第三道菜， 每道工序我只
说一遍，绝不重复，请大家认真听，仔细
看，用心记，别学起来什么都会，做起来
全都不对。”毛老师挺会组织教学的，学
员们围得更紧了。

“想要学习好，清蒸鲈鱼最补脑！ ”
他正经话里不忘加广告，像溜贯口一样
把做法一口气说完后， 长长吸口气，接
着讲：“我刚说的这些， 大家可能都会，
我今天要讲的只有三点。 ”他伸出手重
重地比了个“三”。

“第一，怎样去鱼腥味？ ”他自己边
答边动手示范，背乘法口诀似的。

“第二， 大家都知道烹饪讲究色、
香、味 ，还有一个关键的形 ，却往往忽
视，色、香、味、形都有了，才叫俱全。 做

鱼，大多数人往往忽视了鱼尾的造型。”
“这条鱼是早上才买的， 但鱼尾已

经有些开叉。 我，左一刀，右一划，鱼尾
成了‘V’字形，是不是更好看？ ‘V’代表
胜利，OK？ ”别说，把鱼尾这么一划，还
真好看、有寓意。 “现在我说第三点，都
知道把鱼身划几个口子是为了更容易
蒸熟、 入味， 我们何不把这几个口子
‘画’好呢？ ”

“现在教大家一种‘月牙刀’，就是
用刀把鱼身均匀地划成弯弯的月亮一
样，这样不是既达到容易蒸熟、入味，又
美观漂亮吗？ ”

“翻一面，这面划上‘柳叶刀’，好看
不好看？ ”

刀法还有这么多花样？我脑里闪出
了 “柳叶眉 、丹凤眼 、高挑鼻子 、樱桃
嘴。 ”

“一条鱼一般只切一种刀法， 花样
多了反倒不好，就像我们着装，花里胡
哨影响市容。 ”真有他的，一套一套的。

这烹饪原来也是一门艺术， 集视
觉、嗅觉、味觉三位一体，三道菜，有讲
究：第一道是凉菜，讲究刀工，烹饪的基
本；第二道，半凉菜，因陋就简，关键在
调料；第三道，蒸，刀工、造型、花样即色
香味形都体现，比前两菜做工复杂。 他
这是由简入深、有针对性的授课啊。

“我们中国菜讲究色 、香 、味 、形 、
器、意、养，中华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
精深，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毛老师怎样收的尾， 记不清了，只
记得学员们一拥而上抢着和他们的“食
神”合影留念，我们在身心愉悦中已经
饥肠辘辘。

晨练结束， 我从河堤上到公路，一
辆公交车由南向北开来，在我面前的站
台停下。 从车门走下一位老农，顺手搬
下大筐小筐的蔬菜，放在路旁，准备挑
到旬阳农贸市场去卖。

我感觉这人似曾相识，走到跟前认
出这是老家的刘哥，七十多岁，面部黝
黑，身板硬朗。尽管多年未见，他同时也
很快认出了我。

我问刘哥咋这么早就到城里来了？
他说六点多就起床了， 到城里来卖菜。
还说现在太方便了，从老家门口坐上公
交车，不要半个小时就进城了。

我随他穿过公路， 拐进农贸市场，
看到街市两旁，摊位林立，蔬菜遍地。同
时发现不少摊位前的卖菜人都是我的
老家人，除了刘哥，还有王哥、张哥、李
哥、孙哥、梅姐等，他们正在那里忙着。

我平时很少买菜，到农贸市场来得
较少。 今天来到市场看到好多老家人，
既惊奇又亲切， 一一和他们打招呼，询
问他们种菜卖菜的情况。 随意交谈中，

得知村里不少人家都经营有菜园 ，每
天早上乘公交车进城卖菜，结束后又
乘公交车回家吃饭。 从他们的言谈中，
感觉老家人进城与回家简直是生活的
常态。

这让我异常惊讶，我的老家位于汉
江南岸巴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过去交
通闭塞， 不通公路， 人们出行十分困
难 。那时从老家到吕河集镇 ，要走十
几里的山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
果想到县城，还要从吕河集镇坐船过汉
江， 再要步行二三十里的路程才能抵
达。

记得在吕河集镇上初中时，我最害
怕的是走那一段山路， 空手倒还罢了，
如果背着东西，走不了多久就会气喘吁
吁，大汗淋漓。到县城卖羊那次，我和父
亲天不亮就出发，回到家里已是伸手不
见五指的夜晚了。

近些年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老
家也像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仅就公路一项，家乡先

是修了一条从旬阳到平利的“旬平县际
公路”，连接了村子通向外面的世界。后
来“十天”高速修通了，不仅穿过整个村
子， 而且旬阳高速出口就设在我们村
子。 再后来，地方政府又修通了从旬阳
城区到旬阳高速出口的引线，更加缩短
了老家到市区的距离，父老乡亲进城办
事容易多了。随着旬阳将城区周边的吕
河镇、白柳镇、城关镇一起纳入整个市
区大规划的实施，老家的那个村子也一
并纳入了大市区规划范围，随之开通了
公交车，从此村里人进城办事更加方便
快捷了。

勤劳善良的老家人因地制宜，有的
外出务工，有的种植粮油，有的发展蔬
菜，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尤其是家住
平定河两岸的几十户村民，他们利用土
地资源和水利灌溉条件，积极发展蔬菜
产业，规模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好。他
们利用便捷的交通工具，将老家鲜嫩的
蔬菜送到吕河集镇， 送到旬阳市区，丰
富了城里人的生活,自己生活越来越甜

蜜。
通过和卖菜的乡亲们详细交流，使

我了解到家乡不少新情况。我问刘哥家
是不是村上种菜最多的？他说：“我家坡
地多，坡地主要种粮，只有一亩多的河
边地种菜，一年收入接近两万元。”他告
诉我村子里种菜最多最好的是刘金库
和王顺义，每家都有两三亩菜地，年均
各自收入五六万元。旁边卖菜的陈叔接
过话茬：“他们种的那点菜算个啥？我家
种了十几亩地的蔬菜呢！ ”我对陈叔不
熟悉，经过询问，才得知他是大河南人，
是当地有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户，年均卖
菜收入二十多万元。

触景生情，我想起了今年三月回老
家的情景，一眼望去：遍地是青青的麦
苗，连片的油菜，一河两岸绿油油的蔬
菜。

父亲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每年
能和祖国一同庆生，父亲总会感到无比
的喜悦和自豪。 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
不论天晴下雨， 都辛勤地耕作于土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 每次母亲做好饭端上桌后，父亲才
放下手中的农活，匆匆忙忙吃完饭又开
始劳作。 那时候，我感觉父亲就是我的
天， 不仅让我们的生活一直衣食无忧，
还相当富足。

我们兄妹三人各自成家之后。记得
有一次，姐姐带着小外甥去看望他和母
亲。 见到小外甥 ，父亲乐呵呵地放下
手中的农活 ， 连忙抱他的小外孙逗
着玩 。 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我第一次
带着刚满月的儿子回娘家 ，到家后 ，
父 亲 一 会 儿 忙 着 烧 水 给 儿 子洗澡 ，
一会儿忙着生火给儿子烘尿布，虽然父
亲干这些活显然没有那些农活得心应
手，但还是乐在其中。 望着父亲忙碌的

身影，我感觉勤劳的父亲又是那么的慈
祥。

后来，我们慢慢长大，父母慢慢变
老。 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父亲便放
下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土地，全心全意地
照顾母亲。 母亲生病卧床时，父亲会学
着给母亲蒸鸡蛋、煮稀饭；母亲做膝关
节置换手术后，父亲会经常给母亲做康
复直至完全恢复；母亲因摔跤做开颅手
术后，父亲更是形影不离，悉心照料。虽

然父亲最终未能留住母亲的生命，但他
用实际行动给我们诠释了相濡以沫、不
离不弃的真谛。

再后来，父亲慢慢适应了一个人的
生活，用心经营起母亲生前深爱的小菜
园，让小菜园一年四季都充满生机。 每
到收获季节，一袋袋瓜果蔬菜、一捆捆
红薯粉条、一筐筐土鸡蛋会源源不断地
送到我们家里。 父亲不善言辞，他的心
无时无刻不牵挂着我们。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早晨， 王晓群电话告知我厚之兄逝
世的消息，我瞬时泪涌双目，悲泣不已，一连几天都处在压
抑的心绪之中。

我和李厚之交往几十年了，起初因都爱好文艺创作，在
文艺创作会议上接触，后来又同在地区文化单位，一度三个
单位都在文化馆大院办公，时常见面，更多的是常常读他在
报刊发表的文章。 起初，他涉猎广泛，诗词、散文，还写过电
影剧本，后来就集中力量写地域文史方面的研究文章，知道
他是靠业余自学从一个地质工作者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心
中更是十分佩服。

和他密切的交往是在退休之后，2008 年， 市地方志办
公室和安康学院中文系合办的《安康文化》编辑部聘任我具
体负责编辑工作，要约稿、编稿，自然和作者打交道频繁，刊
物所设栏目中，《地域文考》《文化人物》《旅游文化》 是重要
亮点，厚之的文章，正是刊物这几个栏目所需，他成为离不
开的骨干作者，我常去他住处交谈。 他有新稿，也立即给我
打电话，或用邮箱发来。

他因长期注意搜集整理，占有丰富的地方文史资料，并
不断地勤奋学习，提高自己文学和理论素养，所以，一段碑
文，一片残缺的拓片，他都会从历史的和大文化的视角 ,通
过客观的史实描述，梳理、总结、分析，研究出它的历史文化
内涵。

他的文章，涉及安康历史遗迹、风俗民情、自然景观、名
人轶事、神话传说等多个方面。旁征博引、说古论今，文采斐
然，既内涵深厚，又趣味盎然，自然深受读者喜爱。他和张会
鉴、杨克、郑继猛等人共同合作的一批安康地域文化专著及
文章，是宝贵的地方文化遗产，要说价值，真是无可估量。但
他却从来没考虑过自己从中得到点什么，乐于发表在《安康
文化》这类不发一分钱稿费的刊物，他认为只要能与喜爱地
域文化的人分享，就是极大的乐趣和收获。

他还是诗词学会的成员，除了自己写诗词，积极参与学
会活动以外，还对学会的重大工程做出了贡献。中华诗词学
会 2011 年启动了编辑出版发行《中华诗词文库》《当代中华
诗词集成》这两项浩大的工程，要精选自 1840 年以来的优
秀诗词作品， 2013 年 5 月下旬， 陕西省诗词学会举行了
《中华诗词文库》、《当代中华诗词集成》及《文库·陕西卷》、
《集成·陕西卷》的启动仪式，同时对编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 我们按照省学会的部署，开展了征集编选的工作，现有
作者作品作者自己选送，可是从 1840 年起始，那前期部分，
就难以搜集了，他被我们编委会聘为顾问，他把与人合著的
《安康历代诗词点校》《安康名人录》拿出来，选出了需要入
选的这部分作品，很快解决了这一难题，使编选工作顺利完
成。

他走了，我们无限的痛心，他也一定无限遗憾，他头脑
中还有多少东西没有付诸笔端，他留下的这一批书籍，会永
远珍藏在安康及省上的各个图书馆、文史单位的资料库，发
挥它存史资治，会像珍珠一样永远闪光。

早上手机刚开，张晓打来电话，我预感不好，他说：“父亲于昨晚（10 月 4 日）
去世！ ”前天我与成彦、宗道、春国及邓涛诸友在一起还谈及张宣强老师的病情，
邓涛说他刚去医院看过，这次恐难渡劫。

今年 7 月 19 日， 民歌研究中心的唐文生告诉我张老师昨晚打了一闷头儿，
病危！ 我迅即打电话给张晓问了情况。 我平生最怕去医院看望病危的朋友，想那
对生命的绝望，对尘世和亲人的眷恋，以及憔悴绝望的眼神……我是不忍睹的。
我不时打电话问询张老师的病情，企望他枯木逢春。

在认识张老师之前，我在上初中时便表演过他的《开山歌》（张宣强词，项楚
乔曲），也读过他在文化馆主编刻印的文艺油印刊物《山花》，他的《山花》曾哺育
了紫阳众多的文艺爱好者及作家，比如田莹（田先进）、李春平、康绍高、杨世芳、
叶松铖等，著名作家杜光辉也曾受益于张宣强老师。 1982 年 2 月，贾平凹初来紫
阳就先问张宣强老师住哪儿？ 2007 年著名作家叶广芩来紫阳，甫一下车便对我
说，能联系上张宣强老师吗？我想见见他。叶老师告诉我，她那会儿刚学写作时便
知道张宣强，对张老师是一种仰视的态度。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文化馆坎下的城关公社隔壁， 也常到文化馆看报刊看画
展影展看球赛看电影，那时文化馆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与张老师交往几十年亦
师亦友亦兄弟，他是表里如一的乡土作家，朴实憨厚无心眼，敏于文而讷于言，就
连打牌他也不会吃诈拉托掩饰，所以他的牌底我们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他的长篇小说曾被文友所骗，人家赚得盆满钵满，他却吃了亏，且羞于打官
司讨要。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文山艺海追寻 50 年的我，没有轰轰烈烈，没有
大名大得，仅仅坚守着两个字：笃实！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就连他的书房他也自
号“守拙斋”。 张宣强在文艺方面是多面手，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诸多方面成果
丰硕，特别是诗歌，“是一位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创作着崭新歌谣的作家，
是一位当我们检巡和盘点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诗歌创作时绕不开的诗人。 ”（著
名诗人党永庵评价张宣强）他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特别是歌词乡土气息
浓郁，那种宜读宜吟宜唱的韵味于紫阳是一种绝唱，特别是与作曲家陈碧珊的联
袂更是紫阳民歌创作的空谷跫音，亦成绝唱！紫阳政协曾在他古稀之年筹划他的
民歌音乐专题演唱会， 两任文化馆长约我等进行了策划筹备， 但他多次婉言谢
绝，此事憾未做成。

紫阳文化馆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诸方面卓荦于安康文艺界， 美术出存、贺
良贵，书法马银才、钟登舜，文学张宣强、黄群众，作曲陈碧珊、李三存，舞蹈王惠，
摄影王前光，文艺行政管理吴向元。今张宣强的去世也标志着一个灿烂生辉的紫
阳文艺时代的谢幕，更是紫阳乡土文学美的绝唱和告别！

紫阳民歌不老，宣强老师永恒。

岚河绕着岚皋县城，一湖水让一座城富有神韵和灵气。 夜晚入住酒店时，已
是华灯初上。岚皋县城光怪陆离、五彩斑斓，入住的酒店正好在岚河廊桥边，窗下
看到碧波荡漾的岚河，两岸流光溢彩，美不胜收，我们睡意全无。

我们安置好行李，去岚河乘船观光，文友们早早在岚河边等候，我们沿着台
阶下河， 偶尔抬头看到在河堤的一面墙壁上刻有黄开林老师搜集整理的岚皋乡
谚俗语，这种文化情怀让我无比感动。岚河两岸皓月当空，繁星点点。一条彩色的
画廊游船停靠在岚河边，一行 20 余人鱼贯而上，有的坐在船舱近距离观赏岚河
的夜色，有的坐在开阔的船顶露天观光。 随着游船缓缓启动，岚河呈现出更加迷
人的景象，五彩缤纷的灯火照耀着波光粼粼的河水。 河水拂面凉爽宜人，只听到
船尾的微小水声，螺旋桨将水分割成两段，形成错落有致的细碎浪花，坐在船头
露天观水别有一番风味。 一轮圆月挂在天边，星河灿烂，两岸高楼林立、挺拔雄
伟，商场酒店遍布、人群物流熙攘，我看到了这座城市飞速发展的变化。

游船配置齐全，豪华大气，可以观景聊天，享受夜色中的奇妙，也可以卡拉
OK，抒发情怀。 文友们面对如此美妙的夜色放声歌唱、如痴如醉，岚皋朋友也唱
起了地方歌谣，迎来了阵阵掌声，这歌声飘荡在岚河里，传播得很远很远。

游船不知不觉已行驶了 40 多分钟，大家游兴正浓，返程中游船尽量减少弯
度，让游客们少点风浪惊扰，服务如此细心周到，让乘船的人温馨温暖。工作人员
小李是一位 30 出头的小伙，他在游船上工作了 3 个年头，小伙子精干利落，他喜
欢水上这种工作，水的韧性、柔性让人的性情变得温顺，遇事不慌不忙，干事创业
有激情，长期在水上工作，船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回归酒店时已，外面行人稀少，岚河的夜晚逐渐变得安静，窗外的河岸依然
灯光闪亮，岚河廊桥闪耀着不同的光环，水波荡漾、光影无限，它默默守护着岚河
的安澜。 夜色渐沉，睡意涌上，枕着岚河进入梦乡。

秋后，青山、茶园、瓜果、白墙灰瓦
的房舍，耕耘与收获生活的人影 ，从不
同角度 ， 在黄洋河这水质胶片上放
映。

河的左岸， 一条蜿蜒向上的村道，
把目光拉入一幅画卷，狮头柑树，像一
笔一画的绿彩，涂抹在铺满阳光的黄土
地上。树荫间，白的灰的农舍若隐若现，
荷塘里蜻蜓逗水戏花， 高大槐树下，飞
鸟模仿风的舞姿，就连农人在墙壁上写
下的图文，也与竹篱笆以及金黄的稻谷
一起，向每一个侧身而过的路人微笑打
着招呼。 这里，就是平利大贵镇后湾村

垭坪。
有一行人匆匆穿行在林荫，不时焦

急接打电话，无暇顾及身边的景色。 他
们在垭坪走访农户时，接到老王求助电
话，得知他高龄妻子突发脑梗。

“每当我家有难处时， 总是第一个
想到给乔书记和陈书记打电话！ ”在处
理好病情后，老王露出了土地样质朴开
朗的笑容。多年前，因家庭一场变故，使
年迈体弱的夫妻，带着年幼的孙女相依
为命，这几年，县纪委和村上帮扶他家
改造扩充老果园，销售狮头柑，如今孙
女已经上了大学。

相传，在垭坪，百年前的先辈有个
独特习俗，春节时，在腊月二十九团年，
除夕日熄火闭门外出。不从民俗角度去
探究， 我联想到了内敛和谨慎的词汇，
很长时间里，勤劳的汗水在这坪黄土上
曝晒成苦涩，最大的财富，就是这里走
出去了许多不屈命运的人。

这几年，平利县纪委和镇村帮助农
户改造翻新房屋建民宿，改造柑子园，过
去的烂藕鱼塘修成了文旅设施， 翻新的
房屋周围都是景观树和花草坪，现在，外
面的人春天来这里赏花俯视黄洋河，夏
天消暑观荷钓鱼，特别是秋天时，大车小

车的人来采摘狮头柑。
在秋天里环视垭坪，近处，自然分

布的民居穿上了新的服饰， 高低错落，
远近相宜。院落里都有巨大胸径桂、槐、
香樟伸展手臂。 院落旁，有悠闲的木架
秋千拉伸秋风，宽敞的村道，像攀爬的
花藤，一弯就弯出几处江南模样格窗飘
檐晒着笑容的人家，一曲就曲出一捧草
木浓香。游人的钓竿垂钓起小小天池的
涟漪，满坡的狮头柑树，枝头密密麻麻
蹲着青果。 再向远俯视，黄洋河在义无
反顾地挣脱大山， 穿过季节的色彩，清
清爽爽地奔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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